
著者自幼在外奔走，自谋衣食，对于江湖中的事儿有个一知半

解，所以著述这部《江湖从谈》　

本

“ 彩 ”、“ 挂 ”、“ 评 ”、“ 团

有“ 风 ”、“ 马 ”、“ 雁 ”、“ 雀 ”四 大 门 ，“ 金 ”、“ 皮 ，，、

“调”、“柳”八小门。内容包括的

是：卖“梳蓖”的、卖“刀剪”的、卖“香面”的、卖“膏药”的、

卖“刀伤药”的、卖“眼药”的、卖“虫子药”的、卖“牙疼药”

的、挑“汉册子”的、卖“戏法”的、变“戏法”的、“打把式卖艺”

算“鸟儿卦”的、“相面，

的、“跑马戏”的、“修脚”的、算“周易卦”的、算“奇门”卦的、

的、“哑相”的、“灯下术”的、说“相声”

的、唱“大鼓书”的、唱“竹板书”的、说“评书”的、卖“胰子”

的、卖“避瘟散”的、“拉洋片”的，等等行当，不下百数十种。

此外，尚有两门，一为“骗术门”，一为“穷家门”。并有江湖

黑幕、江湖人规律、艺术变迁、艺人小传、艺人传流支派、艺人道

义、各省艺人团体的组织、艺人的沿革。谨将内容用概括方式，先

向阅者报告明了

由江湖人之“春点”作为首谈。什么叫作“春点”呢？读书人

离不开字典、字汇、《辞源》等等书籍江湖之人不论是哪行儿，

先得学会了春点，然后才能够吃生意饭儿。普通名称是“生意人”，

第一章　　江湖规矩



）侃儿”。江

又叫吃“张口饭”的。江湖艺人对于江湖艺人称为“老合”。敝人

曾听艺人老前辈说过：“能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宁给一锭金，

不给一句春。”由这两句话来作证，江湖的老合们把他们各行生意

的艺术看得有泰山之重。

江湖人常说，艺业不可轻传，教给人学的容易，那会不值一文

半文，丢的更易。江湖艺术是不能轻传于人的，更不能滥授给他

人。不惜一锭金，都舍不得一句春。据他们江湖人说，这春点只许

江湖人知道，若叫外行人知道了，能把他们各行买卖毁喽，治不了

“杵儿”（江湖人管挣不了钱，调侃儿说治不了杵儿啦）。

果子行、油行、肉行、估衣行、糖行，以及拉房纤的、骡马市

里纤手，各行都有各行的术语，俗话说叫“调

湖艺人管他们所调的侃儿，总称叫做“春点”。今例举一事，阅者

诸君便知那春点的用处。譬如，乡村里有个摇铃儿卖药的先生，正

被一家请至院内看病。这卖药的先生原不知病人所患的是何病症？

该病人院邻某姓是个江湖人，他要叫卖药的先生挣的下钱来，先向

卖药的先生说：“果食点”是“攒儿吊的粘啃”。卖药的先生不用给

病人诊脉，便能知道这家有个妇人，得的是心痛之病。原来这“果

食点”，按着春点的侃语便是妇人，“攒儿吊的粘啃”便是心口疼的

病症。然后卖药的先生给病人一诊脉，把病原说出来，说得很对。

病人哪能知道，他们院邻暗含着“春”给那卖药先生啊！花多少钱

亦得买他的药啊。这卖药的先生，得了病人邻居用“春点”把病人

所得的病春给他，能够不费劲儿挣的下钱来。简捷地说，这就是江

湖人用春点的意义。往浅处说是那个意思；往深处说，如同长江大

海，用莫大焉。可是这春点用在一处，成为三种名词，前说江湖人

调侃的术语为春，至于点之用处和意义，容谈到艺人的艺术类再为

详谈。今将江湖中的春点先行录出，然后再分门别类述谈。

管男子，调侃叫“孙食”，媳妇叫“果食”，老太太叫“苍

果”，大姑娘叫“姜斗”，小姑娘叫“斗花子”，小男孩叫“怎科

子”，管父亲叫“老戗”儿，管母亲叫“磨头”，管哥哥叫“上排

琴”，管兄弟叫“下排琴”，管祖父叫“戗儿的戗”，管祖母叫“戗

的磨头”，管妓女叫“库果”，管良家妇女叫“子孙窑儿”，管男仆

叫“展点”，管女仆叫“展果”，管当兵的叫“海冷”，管侦缉探访



）唐点”，管乡下人叫“科郎码”，

叫“鹰爪”，管小绺叫“老荣”，管和尚叫“治把”，管老道叫“化

把”，管尼姑叫“念把”，管做官的叫“冷子点”，管大官儿叫“海

翅子”，管外国人叫“色（

管傻人叫“念攒子”，管疯人叫“丢子点”，管嘎人叫“朗不正”，

管好人叫“忠样点”，管好色的人叫“臭子点”，管有钱的财主叫

“火点”，管穷人叫“水码子”，管好赌钱的人叫“銮把点”，管天

叫“顶”，管地叫“躺”，管东叫“倒”、西叫“切”、南叫“阳”、

管房叫“塌笼”，管店叫“窑儿”，管阴天叫“

北叫“密”，刮风叫“摆丢子”，下雨叫“摆金”，下雪叫“摆银，’，

棚儿”，管打雷叫

“鞭轰儿”，管吃饭叫“安根”，管挨饿叫“念啃”，管拉屎叫“抛

山”，管“走吧”叫“窍”，管打架叫“鞭托”，管害怕叫“攒稀”，

扶柳，，，管买酒叫“肘山”，管喝酒叫“抿

管肉叫“错齿子”，管马叫“风子”，管牛叫“岔子”，管驴叫“金

”，管喝醉了叫“串

山”，管烧酒叫“火山”，管黄酒叫“幌幌山”，管茶馆叫“牙淋窑

儿”，管娼窑叫“库果窑儿”，管水叫“龙宫”，管兔儿叫“月宫嘴

子”，管老虎叫“海嘴子”，管龙叫“海条子”，管蛇叫“土条子”，

管桥叫“悬梁子”，管梦叫“团黄粱子”，管牙叫“柴”，管字叫

“朵儿”，管笔叫“戳子”，管刀叫“青子”，管枪叫“喷子”，管放

枪叫“喷子升点儿”，管药叫“汉壶”，管跑了叫“扯活”啦，管

人死了叫“土了点啦”，管妇人怀孕叫“怀儿怎啦”，管寡妇叫“空

的丑陋

心果”，管麻子脸叫“梅花盘”，管俊品人物叫“盘儿嘬”，管人长

“盘儿念嘬　”，管野妓叫“嘴子”，管车叫“轮子”，管衣

）子 ”。

裳叫“挂洒”，管穿的阔绰叫“挂洒火”，管穿破衣裳的叫“挂洒

水”，管当铺叫“拱页瓤子”，管卖当票的叫“挑拱页子”的，管表

叫“转枝子”，管帽子叫“顶笼”，管大褂儿叫“通天洒”，管裤子

叫“登空子”，管鞋叫“踢土儿”，管袜子叫“熏筒儿”，管瞎子叫

“念招点”，管社会里的人不明白江湖事的叫“空（

这江湖人调侃儿用的春点，总计不下四五万言，著者将这几十

句写出来，贡献到社会里。论完全并不完全，因为书的篇幅所限，

不能全部发表。容敝人写到各门各行的时候，将未曾发表的江湖春

点，再一一刊出。以上所说的侃儿，系江湖中各门各行通用的侃儿。

从前江湖的人将一句春点看得比一锭金子还重，外行人是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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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也不知道的。到了如今因为流行日久，外行人亦能耳濡目染的熏上

几句。敝人在北平的天桥、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以及各庙会，常听

见有些个半开眼的人（对于江湖事有一知半解的人称为半开眼），

在各生意场儿调几句江湖侃儿，所调的侃儿尽是普通流行的。至于

江湖各行隐语，与他们生意有关，外行还是不知道的。我这江湖的

春点，是简捷地把意义说明，再谈金、皮、彩、挂、平、团、调、

柳八门生意。

在早年，江湖人到了他们有地盘之处，都有一种组织，他们江

湖人的团体叫做“长春会”。这会包括的生意有：算卦相面的，打

把式卖艺的，卖刀创药的，卖眼药的，卖膏药的，卖牙疼药的，卖

壮药的，卖刀剪的，卖针的，卖梳蓖的，变戏法的，卖戏法的，唱

大鼓书的，唱竹板书的，说评书的，说相声的，修脚的，卖子瘊药

的，卖药子的，卖偏方的，治花柳病的，耍猴儿的，玩动物园的，

拉洋片的，卖药糖的，卖耗子药的，跑马戏的等等生意，俱都算

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只要是老合就得人这长春会。

可是，这种江湖团体是老合们自动组织，并不在当地官署立

案，会中的规律都能遵守的，其范围大小是看他们的生意多少而

定。最大的有鄚州长春会。那里的生意，各门各户都到。各种生

意，各种的杂技全都有。会中按着金、皮、彩、挂、平、团、调、

生意，一门有一门的领袖。那当领袖的人必须年岁高大，本

领过人，素有声望。对于江湖中的事儿，无论大小全都懂得。同行

的人们把他推举出来当他们的领袖，才能负一门的责任。由各门的

领袖再推举出两个会长，分为一正一副。那充当长春会总领袖的人

得是老江湖。做生意比人多挣钱，行为正大，做事光明，遇事不畏

艰难，肯奋斗，肯牺牲，能调停事排解纠纷，江湖人才重看，大家

尊敬他，遇事都受他的指挥，服他的调动。这种人才是最难得的。

长春会的事务是分为对内对外两种事儿。对内的事儿是每逢有会

的地方，到了会期的时候得给各处来的江湖人安排住处。那住处的名



词很是各别，叫做“生意下处”。那里边住的人和住店一样，不过不

准住外人就是了。内里的东西大家使用，不准毁坏。下处的规矩很

大，凡是住在那里的人谁亦得遵守。譬如有个变戏法的，他们没出去

时候，或是开了圆笼，或是打开包儿收拾他们的家具，正然“挂托”

（江湖人管他们变戏法往家具上弄鬼儿，调侃叫挂托）哪，不论是谁

亦不准瞧看。还不准偷瞧，尤其是甲变戏法的挂托，乙变戏法的更不

准瞧看。如若瞧，是不准；偌若偷瞧，那便是要“荣人家的门子”

（江湖人管偷人的方法，调侃叫荣人家的门子）。那是犯行规了，一定

得受大家公平制裁。如若哪个江湖人在屋中“夹磨”徒弟，外人亦得

躲开。如若鞭徒弟的时候（江湖人管教徒弟的本领，调侃叫夹磨，管

打徒弟叫鞭），外人不准多言，更不准拦挡。如若人家教徒弟听着不

躲开，那便是要荣人家的门子，亦受大家制裁。

江湖人管教徒弟的本领，调侃叫夹磨，管打徒弟

叫鞭徒。



可不成，他连生意

如若有甲乙两个人，要合伙做生意，挣了钱回来到下处分钱

了，外人亦不准瞧看。如若偷瞧就会有人耻笑。如若有人往下处

“跨了点”来，什么叫跨了点呢？他们江湖人在会上支棚帐摆摊子，

如若来了人要照顾他们，买的东西给多少钱，调侃叫“迎门杵”，

如若遇买主人忠厚，好说话，钱亦多，他们能够使“翻钢叠杵”的

法子，叫人多花钱；如若买主精明，或是狡猾，或是没钱，或是有

钱不肯多花，只要挣道“迎门杵”就完事；倘若有真阔的人，能瞧

出真的挣的了大钱，就不能在摊上讲买卖，把这人同到他们的住

处，调侃叫往“窑里跨点”，这个人就是点头，他们在屋中能有最

神秘、最巧妙的方法把大款弄到手。可是这种神秘的方法，非得得

着师父的真传，才能挣的了巨款。按着江湖的规律，甲往窑里跨

点，乙见了得躲开，不能瞧看，亦不准听。如若瞧着，再听着，那

神秘的法子岂不会了？江湖人常说“宁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

别人要花他多少钱都能成，可是要学他的本领，那可就难了。

我老云在各省常听他们江湖人说：“

下处都没住过。”听他们这种口吻可以推测的出来，如若住过生意

下处的人，一定能懂得江湖规律，事事都能晓得。江湖人对于久住

生意下处的人，就尊敬的不得了呀！如若没住过生意下处的，他许

不懂得江湖规律，就是懂得点亦是一知半解，不能全都懂得。如若

江湖人有所讨论时，对于没住过下处的人，便都轻视他，他遇事还

得少说话，倘若多说话，便有人说：“你没住过生意下处，懂得什

么！”好像他没有发言权一样。

可是开这生意下处和开店一样，如若外人进来，就说：“没有

闲房。不住外界人。”如若是江湖人，不管有闲房没有，有闲地方

没有，愣往里走。没地方，大家有义气亦得匀个地方。开生意下处

的人，对于江湖人的规律都要懂得。用个伙计，亦得懂得各行行

规。他们伙计、掌柜的，对于江湖人眼界得宽，认识的越多越好。

生意下处的买卖能否发达？立的住立不住？全看当地的长春会主要

人的本领如何了。

会，由大家推举出来几位素有声望的当会长，主

长春会的主要人对外的事很多。譬如某处要开个庙会，本地的

绅士们亦立

持庙会的事务。这种人要想借庙会之力，兴隆本地，首先得请江湖



规律，对外就是与各地

会

最有名望的人在他们那个地方成立长春会。给他们按着会期给邀各

样的生意。不论是什么地方创办庙会，没有江湖中的各样玩艺儿绝

不能成的。可是在各种生意没到之先，长春会的主要人得和当地的

绅士商议好喽，可着他们那个地方由江湖人先挑，把好地方选择好

啦，指定了是江湖人使用。别的行当给多少钱亦不给使用。各样生

意来全了，得由长春会的主要人指定某处是搁文生意的地方，某处

是搁武生意的地方。什么叫文生意呢？算卦的、相面的、摆小摊子

卖药的、点痣的⋯⋯凡是不带锣鼓，“圆小粘子”（场子围不了多少

人，调侃儿叫小粘子）都是文生意；变戏法的、打把式卖艺的、拉

洋片的，都是武生意。可是武生意不准挨着文生意。那相面的全凭

唇齿之能，向围着的人说话，叫人听着入味才能挣钱。如若挨着个

变戏法的，锣鼓乱响，震的人们耳音乱了，那相面的就不用挣钱

了。长春会规定了哪里是武生意的地方，那变戏法、拉洋片、打把

式卖艺的，就往那里搁生意，绝不会乱搁场了。至于什么生意与什

么生意之间，摊子应该离多远、场子离多远，亦有一定的尺寸。谁

亦不能碍谁的事。至于各种江湖玩艺儿所占的地势给本地

应拿多少钱的花销，亦由长春会的主要人与本地官商绅士事先商议

妥当，到了收这笔钱的时候，亦得有长春会的人，会同本地绅士挨

着摊子、场子临时去收。总而言之，长春会的人如若与本地绅士商

议各种事务，以不叫江湖人受损失，不受本地人欺压为最要紧的职

责。现如今各省的乡镇所立的庙会，都是江湖人给他们兴旺起来

的，哪处亦是，年年如是，没有不发达的。

这种江湖人组织的长春会，各县的乡镇全都存在的。这种江湖

团体是流动的性质，随时的集合，亦无人管辖，亦无人指导，官府

并不立案。他们对内就为调剂江湖人的做生意的地方、纠正江湖的

会联合，解决一切的地皮临时租价与江

湖人适用的地势而已。就以北平东边说吧，那里有个最大的庙会是

丫髻山。那京东的各县乡民，届时都往那里进香。江湖的人们，各

行生意亦都“顶那个神凑子”（江湖人管庙会香会调侃叫神凑子），

那里的长春会首领是难当的。当初有个“迫金扶柳，挑招汉的”高

景全（江湖人管骑驴调侃儿叫迫金扶柳，管卖眼药的调侃儿叫挑招

汉的），他老闯江湖有年，眼皮亦宽，是江湖人都和他们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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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全都是江湖人，那会长

他到了 髻山，大家推举他为那里的长春会的会长，这样职任是没

有期限的。要不是有了最大的过处，犯了众怒，或是自己不愿干

了，才能算完。那高景全当了多年会长，亦没从中取利，直到他干

腻了，在天津三条石普乐园前边“安了招汉座子”（江湖人管开铺

子卖眼药，调侃儿叫招汉座子），才与 （髻山的长春会脱离关系。

在早年帝制时代，没有什么团体和组织。人民国以来，农工商

学兵，都有了团体与组织，以及会计师、律师、新闻界、评书界

等，都算是自由职业团体，亦都有健全的组织。惟有江湖的艺人与

这些行业的性质俱都不同：在乡间有长春会，他们全都加入；在

冀、察、平、津等处，都没有组织长春会的，这江湖人的行当加人

任何团体都不相宜，都是不合法的。故此江湖人到了各省城、各商

埠、各都市，都没有组织，是散乱无章，弄得江湖乱道，彼此倾

轧，时起纠纷。他们虽有兴隆地面、吸引观众的伟大之力，因为没

有人在各市场指导他们按着文武生意立场子，而各市场的经理人多

是资本家，亦不明白这江湖的世故，布置的不得法，把那富有吸引

游人的力量亦弄得薄弱了，各省市的地方当局，更无人注意江湖人

的事儿。

我老云这些年往各处云游，只是济南城有个长春会，内中的会

贵亦是江湖中的名人，我调查了几

天，他们的内容很是不错，凡是外省的江湖人，到了那里都得临时

请求入会，经会中审查合格，发给会员证，才能在那里做生意。久

在那里的江湖人，还得受该会的训练，然后才能在该地献艺。那里

的各市场，文武生意立的场子，亦适合江湖的纪律化，那里的江湖

人，只要有真正本领就能得意。济南的江湖人总算是受了该会的益

处了。其他各地无有长春会组织，就是有真本事的江湖人亦得不着

好地势，亦挣不了钱，可就应了江湖人的话了：“生意人不得地，

当时就受气。”若是本领不好的，占着好地方，他亦难挣大钱，江

湖人常说：“能为不济，占了好地，亦是白欢喜。”现在北平这个地

方很有些阔人，投资数万或数十万，买地皮，建房屋，创办市场，

用的管理人员不懂得江湖事，没有适合江湖艺人、杂技场地的布

置，不是创办不起来，就是弄得失败了，把若干万的财产变成了废

物，当了摆设，还不知道是何缘故。阅者如不相信，往各处兜个圈



子，就可看见那冤孽产了。

江湖的艺人对于社会里得百行通。无一行不懂，无事不明，才

算够格。社会里半开眼的人管他叫“生意”，又叫“老合”、吃张口

饭的，他们自称叫“搁念”。念是“不成”的侃儿。没吃叫“念

啃”，没钱叫“念杵头儿”，没有心眼的人叫“念攒子”，没有眼的

瞎子叫“念招儿”

江湖艺人在早年是全都打“走马穴儿”，向来不靠长地，越走

的地方多，越走的道路远，越有人恭维说他跑腿的，跑的腿长。可

是走那河路码头，村庄镇市，各大省城，各大都会地方，不论天地

间的什么事全都懂得，那才能算份腿儿。如有事不懂便搁一事，一

行不懂便搁一行。到了哪个地方，事事不明，事事不懂，便算搁了

念啦！不用说发大财“火穴大转”，就是早晚的啃食休想混的上，

就得念啃的。吃一辈子生意，由小学到老，亦不敢说到家。

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做事的人，只能懂得他本行的事儿。惟有

吃搁念的人，是万行通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没开过果局子，没

做过卖鲜货的小买卖，任你多聪明，要买鲜货，亦得由着人家赚你

的钱。买的没有卖的精。买卖人有三不卖：不够本不卖；赔钱不

卖；不赚钱不卖。到了吃搁念的人，譬如他们没做过鲜货行的买

卖，得懂鲜货行的事儿，别人遇事不搁便念，江湖人是不搁不念

的。有天我走一家估衣铺前边，见有一位老合正买估衣，他要买人

家的一件皮袍。估衣行的人认识他是老合，没多要钱，要十五元

钱，这位老合他还要再少花个一两元钱，明着说不大合适，都是熟

人，他向卖估衣的人说：“砸砸浆行吗？”我走到那里正听到此话，

因为我懂得这句行话，估衣行的人管着少给钱、再落落价钱，说行

话叫做“砸浆”。我听他说这句话，我站住了不走啦，听他们个下

回分解。那估衣行的人说：“先生要砸浆，只能砸摇个其，多了不

成。”估衣行的人管一元钱调侃儿叫摇个其。那位老合就给人家十

四元，把皮袍买走啦。我就知道这位老合够程度，他懂得估衣行的



象法”，挨着做生

侃儿，砸了摇个其的浆，他少花一元把皮袍买去。不用往大事上

说，就以他买皮袍的事说吧，他懂得估衣行的事儿，到估衣铺买东

西，就能少花钱，那就是懂得一行的好处。诸如此类的推试，老合

们要是百事通，有莫大的好处。

说起江湖艺人的规律，非我笔下所能尽述。亦是很多的。他们守

其规律，较比其他守规律都好，亦值得人钦佩的。第一是生意人不管

认识不认识，亦不拘在什么地方见着，一见面就得道“辛苦”！如若

烟台的老合离开了烟台，要往青岛去做生意，搭轮前往，到了青岛不

能立刻做买卖，得先到各处拜会。其实在青岛的老合亦不是青岛的

人，亦都是别处的人，他们不过早去些日子。先到青岛的为主，后到

青岛的为宾，行客拜坐客，宾拜主，是江湖人最重要的规律。名曰

“拜相”。拜会同道的人亦有许多的好处，譬如变戏法的人由别处到了

青岛，要做生意，赶巧了各杂技场儿没有闲地，要做买卖没有地，焉

能挣钱。如若按着江湖的规律，不做买卖，先拜会同道，与同道取了

合啦，能够有人让给他块地，让给他个场儿，叫他们挣钱吃饭，还能

把当地的风土人情一一详告，到了挣钱的时候，能够又容易、又多

挣。譬如，要是到了青岛，他自尊自贵不按着江湖的规律拜会同道，

若赶上杂技场儿没有空闲的场儿，不惟没有人让给他场儿做买卖，要

和谁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亦休想有人能告诉他。

江湖艺人是最有义气的，拜会同道还有一种大好处，如若不愿

意在青岛做买卖，当地老合们能够给他凑盘费，叫他另往别处去做

生意。大家凑路费的事儿是司空见惯，并不出奇。江湖人做生意，

在各省市的杂技场撂地儿，亦有一定的规律。譬如一个市场之内有

两档变戏法儿的，若是拉场子做生意，必须两档子戏法隔开了，离

着三二个场子才能行，绝不能挨着上地。市场的地方很宽大，能容

得开多少档子玩艺是那样的；如若市场地方狭窄，容纳不了两档子

玩艺，没法子办了，亦许打把式卖艺的挨着打把式卖艺的，说书挨

着说书的，卖药挨着卖药的，可是挨着做买卖，亦最少要相隔一丈

地才成。江湖人管江湖人尊敬的称呼都称“

意，亦得“相挨相，隔一丈”。

江湖人的玩艺是各有专门，不论研究出什么玩艺，都能久看不

烦，百听不厌。它还有兴隆地方繁华市面的好处。想当初东安市场



众

刚开办的时候，并不是尽做买卖的商家，在那时候，东安市场的杂

技场儿较比如今的天桥儿还齐全、还热闹哪。近年来东安市场成为

了大商场啦，那东跨院里的杂技场儿还要保存哪。设若那个杂技场

儿取消了，那东跨院里就没有人去了。生意场儿，吸引观众的力量

亦是非常大的。

到了乡间，不论是哪个地方，要是有人提倡在那里创立个集

场，或是在那里创办个庙会，为首开办的人得先邀生意档子吸引观

兴隆方面要是没有生意档子参加，任他办理得多善，亦吸引不

住人儿关外的岳州会，关里的鄚州庙，可称得起最有名儿的庙会

吧，那“海万”的“神凑子”，亦以生意档为主体。各乡镇的会首

都和生意人联络如若要开庙、立会，都和生意人首领商议，请些

生意档子，才能开庙立会哪！

据江湖人说，生意人的首领是卖梳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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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的一

那么，生意人的首领又是谁呢？据江湖人说，生意人的首领是

卖梳蓖的，哪里有新开办会，和他商议好了，他就能把各样的生意

约来，他还得帮着会首们来指定文武地来。什么叫文呢？哪叫武

呢？拉洋片的、变戏法的、耍狗熊的、打把式卖艺的，都是武买

卖、武生意。唱大鼓书的、唱竹板书的、卖梳蓖的、卖刀剪的、卖

药的、算卦的、相面的，都是文买卖、文生意。文档子挨着文买

卖，武买卖挨着武生意。譬如有四档子文生意，当中间来档子武生

意，锣鼓乱响，吵的那四档文生意说话亦不得说，听什么亦不得

听，那就不用干了。各庙会的文武地儿亦有一定的秩序。譬如某处

有个庙会是四月初一吧，到了三月的月底，各样的生意，各样的玩

艺就都来齐了。会首与卖梳蓖的事先把地均配好了，初一清晨早

起，各种的生意，各样的玩艺，就都按着秩序上地。各样的玩艺都

上了地啦，可是变戏法的还不能开锣、打把式卖艺的也不能张嘴

儿，⋯⋯各样生意，都得等着会头如若那卖梳蓖的一张嘴，你瞧

吧，各样的生意，全都张嘴，打锣的、敲鼓的、喊嚷的，八仙过

海，各显其能。谁有能耐谁挣钱没能耐的圆不上粘儿，跟海子里

的鹿一样愣着 倘若会首们向生意人故意的为难、或是故意刁难，

勒索银钱，把钱要的离了范围，生意人们商议好了，给他们“叩

棚”，由卖梳蓖的把摊子一收，挑着担子，围着各玩艺场儿一转悠，

您瞧吧，老乡：变戏法的不变了，唱大鼓的不唱大鼓书了，文武两

档的生意全都收拾起来不干了。多咱把所争的问题解决了，那卖梳

地，各样的玩艺才能上地。如若卖梳蓖的挑着担儿离开会

场远走了，凡是玩艺儿亦都一档子跟着一档子的全都“开穴”。任

他会首有多大的本领，亦留不住一档子的。江湖人的团体是这样团

结的。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即是外乡人难惹本地人）。惟有

江湖人是不怕的，可说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江湖艺人，早年在每一省市或一商埠码头，皆有生意人之公共

住所，名曰“生意下处”。凡是算卦相面的、打把式卖艺的、拉洋



老店，门的两旁亦

片的、说书的、买药的、卖梳蓖的、卖刀剪的、变戏法的，都要住

在生意下处。

开这生意下处如同开店一样，字号亦是

有“仕宦行台，安寓客商”八个大字。可是绝不能在门前悬挂“生

意下处”的招牌。店中经理人与管账的先生、伺候客人的伙计，都

得懂得江湖人的规律。譬如店内住着卖药的客人，来了买药的人，

到店内找卖药的先生，那先生若是在店内哪，不准伙计说没在店

里；否则，柜上得认错儿，还得赔偿客人的损失。至于店内的伙

计，将买药之人带到卖药的先生屋内，得赶紧退出屋外，不能多说

话，倘有一句话说错了，买药的人醒了攒儿，不愿上当，药亦不买

啦，那卖药的先生能答应吗？故此，生意下处的伙计与普通的客店

规节大不相同。亦有一种特别的好处，客人屋里有茶叶，得随便沏

着喝，有东西随便的吃，倘若那生意人做了大买卖，或是“转了”

（管买卖获了厚利调侃儿叫转了），伙计们还能得点油水，亦是雨露

均沾哪。

生意下处，不论是客人、先生、伙计，每日午前不准“放快”。

阅者若问何谓放快？这快亦是江湖的侃儿。快分八样，名曰“八大

快”。一是“团黄粱子”，生意人管做梦调侃儿叫团黄粱子；二是

“悬梁子”，生意人管桥调侃儿叫悬梁子；三是“海嘴子”，生意人

管老虎调侃儿叫海嘴子；四是“海条子”，生意人管龙调侃儿叫海

条子；五是“土条子”，生意人管蛇调侃儿叫土条子；六是“月宫

嘴子”，生意人管兔子调侃儿叫月宫嘴子；七是“土堆子”’生意人

管塔调侃儿叫土堆子；八是“柴”，生意人管牙齿调侃儿叫柴。

每日午前，店内的人如有夜间做了梦的，不准向人说，昨天夜

内我做了个梦。如若向谁说，谁是不依的。譬如向算卦的生意人

说，夜里做梦了，他今天就不出去摆卦挣钱了。他若有每天挣一块

大洋的能为，他就向和他说梦的人，要大洋一块，不给是不成的，

至轻了，亦得买些东西请客。不止于说梦，就是说龙、说虎、说

蛇、说塔、说桥、说牙、说兔子，都是一样地受罚。设若说梦的时

候，要有二十个人听见了，这个乱可就大了，这二十个人亦不出去

挣钱了 他们二十个人，每天能挣多少钱，谁说梦来的就是谁放快

了，叫这放快的人包赔二十人一日的损失。如若夜间做了梦，向大



众不说做梦，说我夜里“团黄粱子”可不好啊，像这样调着侃儿

说，就没事了。若是自己牙疼，在午前亦不准说牙疼，得调佩儿

说；我是“柴吊”（柴是牙齿，牙疼就说柴吊）；他人得问：“你怎

么直咧嘴呢？”可是过了晌午以后再放快就没事了。这放快的事儿，

江湖人看得很为重要，就是谁放了快赔偿人的损失，人亦不愿意

的。敝人曾向江湖人探讨过这放快有什么坏处，为何看得这般严

重？某江湖人说：我们生意人最迷信的。每天出来做买卖，就怕出

“鼓”儿（江湖人，若是相面的给人相面之时钱没挣下来，反倒被

人大闹，这种事生意人是最怕的。江湖人管这种事儿调侃叫出了鼓

啦，即是生气的意思），或曰鼓了点啦，或曰出了调角啦（江湖人

说，他们生意人若没出去做买卖，有人冲他放了快，出去做买卖不

是出鼓儿，就是遇见了调角）。因为这层关系，生意人最忌有人放

快。这种事情与梨园行人在没开戏之前，忌外行人击锣敲鼓是一

样的。

江湖人管调侃用的行话叫做“春点”。老江湖人使用这春点是

为了做买卖挣钱，离开了做买卖之外，皆恶团春调侃。有些新上跳

板的江湖人，学了几句春点，到处都调侃儿，江湖的老前辈很为不

满。一日，江湖的老前辈向新上跳板的人说道：“当初有两个生意

人，一个是算卦的，一个是卖药的，两个人走在外县城内住了店，

用完晚饭之后，算卦的到后院解手，他撒完了尿，忽然抬头一看，

阴云四布，并无星斗。大概是天要下雨，他进屋后向那卖药的伙计

调侃儿说‘牐了棚儿啦！要摆金吧。’他那个伙计懂得春点，听他

说‘牐了棚儿啦’，就知道是阴了天了，‘要摆金吧’，就知道是要

下雨了。他们两个人调起侃儿来，恰巧被店里的伙计听见，那伙计

不懂江湖的春点，听不懂这两个人所说的话，心中暗道：‘这两个

客人不是好东西，大概许是做贼的。’谁想事有凑巧，当日夜内，

店里丢了一匹驴，掌柜、先生、伙计们聚在一起讨论这驴叫谁偷去

了，伙计忽然想起那算卦的、卖药的两位客人。他说：‘这驴叫六



求老爷做主！’县官问道：‘你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号的客人偷去啦！’掌柜先生问道：‘你怎么知道呢？’伙计说：‘昨

天夜内，我听他们说贼话来的，一定是他们偷去了。’掌柜先生就

把这算卦、卖药的告下来了，说驴叫他们两个人偷去了。这位县官

这位县官是位老江湖出身，他改了行，走了

一步好运，得了县官知事。

是位老江湖出身，他改了行，走了一步好运，得了县官知事。这天

个人跪在了堂

他升了大堂，衙役三班喊喝堂威。店里掌柜的、算卦的、卖药的三

县官问道：‘你们三个人因为什么事打官司呀？’

店里掌柜说：‘老爷，他们两个人住在我的店内，把我们柜上的驴

给偷去啦

这个说：‘老爷，我是算卦的。’那个说：‘老爷，我是卖药的。’县



官又问道，‘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务正，偷他的驴呢？’这两个人

说：‘老爷，我们没偷他的东西，他们诬赖好人，求老爷做主。’县

官向店里掌柜问道：‘你怎么知道那驴是他们两个人偷了去呢？’掌

柜回答说：‘老爷，他们两个人昨天在我店里说贼话来着，叫我们

伙计听见了，我们料着他们把驴偷去啦！’县官向他们两个人问道：

‘你们两个人怎么说贼话呀？’那个算卦的说：‘老爷，我们没说贼

话。我们是江湖人，因为昨天夜内阴了天啦，要下雨，我们两个说

行话来着。我说牐了棚了，是阴了天了。他说要摆金，是要下雨，

这是我们江湖人的春点，不是贼话。’县官这才明白，他虽做了官，

因为他是老江湖，什么样的春点他都懂得。他亦是最恨新上跳板的

人是不是的就调侃儿，动不动的就调侃儿。县官立刻命令皂班打算

卦的七十板，打卖药的六十板，打完了这两个人，县官就和他二人

调起侃来，用手指着他二人说道：‘我亦不管你是金（指算卦的金

点而言），我亦不管你是皮（指卖药的而言），绝不该当着空子乱团

）春（管不懂江湖事的人叫空子）。一个打你申句，一个打你

行句（申句是六十板子，行句是七十板子）。若不是冷子攒儿亮

（县官管他自己叫冷子，攒儿亮即是明白江湖事儿），把你月顶码

儿，还得鞭个申行掌爱句（月顶码子是两个人，还得鞭个申行掌爱

句是还应当打你个六、七、八、九、十板子）。梁上去找金扶柳，

扯活了吧，从此可别乱团春（梁上去找金扶柳是往大道上去找驴，

扯活了吧是你们跑了吧，从此可别乱团春是叫他们不可在各处乱调

侃儿，防备有人拿你们当贼办了）。’县官冲他们调的侃儿店掌柜是

听不懂的，亦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然后就见知县冲他二人说：

‘你们两个人，赶紧往大道上追贼，把驴给人家找回来。’两个人叩

头下堂去了。”

那位老江湖把这段故事说给新上跳板的江湖人，这两个新上跳

板的人自从受了他这番训教，可不敢没有事儿乱团春，胡调侃儿

了。这是江湖人自嘲的小故事。写出来在江湖笔谈里添上点材料，

亦可以使诸君明白，这侃儿虽会了，但不可乱说。



社会里的人士管蒙骗人的方法叫生意。又叫卖当的。凡是生意

人都是老合。有些半开眼的人对于坤书馆、杂耍馆子男女艺人叫做

老合。其实，老合不止他们。说老合的范围是极其广大，其系统派

别最为复杂。在我老云所说的金、皮、彩、挂等门，与风、马、

雁、雀四门，穷家门，骗术门等等的门户中的人都算老合。

老合们是跑腿的，天下各国、我国各省都能去到。越去的地方

多，阅历越深，知识越大，到处受人欢迎。像已故的幻术大王韩秉

谦，他到过外洋各国。中国各省市、各商埠码头走闯江湖的朋友聊

大天谈起他时，都称韩秉谦才是个“腿”哪！这样的称呼在江湖中

为至尊至荣。故此，江湖人自称“我们是跑腿的”。

江湖中之老合，凡是生意人都是老合。


